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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4月4日已有超过710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罪恶的药物迫害3


三、为了封口而使用


大法弟子受到的迫害是残酷的，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同时，中共邪党还一再地标榜自己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是春风化雨的。有谁听说过为了关心人就把人投進到监牢里去关心的呢？但是中共可不管这些，它就是个流氓嘛。所以，在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后，为了防止它的罪恶曝光，它再次使用药物对大法弟子進行封口。


黑龙江阿城区舍利乡太平沟法轮功学员隋景江，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劫持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有一天支队长郝威说隋景江血压高要给他打针，隋景江说：我身体没有异常感觉，我不打针。可是郝威硬要给打，无奈之下隋景江只好跟其来到医务室。隋景江心里琢磨，平日里对我们非打即骂，甚至酷刑折磨从不手软，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呢？打针时隋景江发现药瓶上没有标签，就问狱医：你给我打的是啥药啊？咋没药名呢？狱医狠狠地说：你管啥药呢？打坏了我负责！结果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四肢发紫、不听使唤，几乎要瘫痪了的感觉，那种痛苦与难受的滋味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第二天副支队长来了，不由分说又给打了第二针、第三针。怎么去的医务室、打了几针、打的啥药全不知道了。隋景江原本很聪明，是个电工，而且技术水平很高。可是，自从打了这三支不知名的毒针后，整天耷拉着脑袋，头抬不起来，浑身无力、思维与行动迟缓……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隋景江又一次被绑架到长林子劳教所。到那里不久，又给他打了一支不知名的毒针。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彻底崩溃了。他失去了记忆、精神失常，没事自己就乐，看谁的脸都是紫色，而且经常出现幻觉，胡言乱语。再后来就彻底疯了，大冬天穿着单衣服在外边跑。


象隋景江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人被放回来了，可是却傻了，有的到家不久就死了。有些监狱里的狱警使用的手段更高明，人初被放回家时一切正常，可是过了几天人就犯迷糊了，而且越来越重，以至于完全痴傻。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岁的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大约二零零三年时，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山东省女子监狱的狱警邓济霞，经常带着志梅去监狱里的小医院叫犯人给打针。每天打三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


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志梅还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二零零八年十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志梅的家人，叫十一月十三日去接柳志梅回家。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告诉家人，临出来前三天检查身体，说她后牙上有个洞，需要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六百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到第三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她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的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她很快就失去了记忆，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要重复三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无知无觉。


亲友们大惑不解，怎么回家两天就变成这样呢？怎么会变得如此痴傻？亲友们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看来，临出狱前所打的针的药力发作了。幸亏在她出狱时告诉了父亲监狱给她打了针，她要是没有告诉父亲呢？亲友们能猜测出来她痴傻的原因吗？


那么，监狱为什么要把她变成痴傻？在她的身上还留有多少屈辱和罪恶不为人知？仅仅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监狱就能下如此的毒手，可想而知，她受到的屈辱该有多么的巨大。


柳志梅的口被用这种形式封住了。她的左手中指已残疾，骨节粗大，严重弯曲变形。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柳志梅遭受长期注射毒针所致。那么她究竟受到了哪些酷刑？这样的罪恶真的就那样掩盖下去了吗？


中共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用的酷刑残酷至极，使用药物進行迫害是非常阴毒的。虽然曝光了许多，但是和整个迫害相比，也只是冰山一角。但就这冰山一角所揭示出来的残酷程度也足以使人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了。中共真的就象那个毒药一样，它本身就是剧毒的，你叫它不毒人、不害人，它做不到。它的本性就是毒的，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只要中共存在，中国和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必然要受到它的毒害。唯一的办法就是解体它。（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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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邕宁县法轮功学员李朝仁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年前，广西南宁市邕宁县法轮功学员李朝仁，在邕宁县发资料讲真相中，被恶人构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南宁市看守所，可能在本月二十五号判刑。参与迫害的恶警姓韩，手机号码：13036869381。


曝光广西办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09年广西办洗脑班，利用在高压下被转化的人做所谓的“帮教”，给他们高工资，给吃好，睡好及给使用高等日用品等诱惑手段，而对被抓去的法轮功学员进行24小时打骂，不给睡觉，不给洗澡，轮班不停俩人以上对一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不给说真话，强迫说假话。使用的手段都是怕曝光的，如：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出卖良心，大骂大法、师父、明慧网，写揭发书（揭发谁在炼法轮功，做什么，有什么），写后悔书、保证书、揭批书，逼迫学员多次踩师父法像，早晚读多遍他们印好的大骂大法、师父、明慧网的东西，还用强行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出卖同修，直至被他们认为真心“转化”按他们要求做才让睡觉，但是还要继续被洗脑，被要求读多遍大骂大法、师父、明慧网的迫害材料，还被迫写（转背面）（接正面）和讲感谢洗脑班的虚假文章，并“被主动”要求延长洗脑班时间，等等，才能放回家。


当学员被打得身体红、肿、黑时，要被打者说被打得好，还想打，说感谢得救的违心话，有的都被打得生活难以自理。使用“车轮战”、“疲劳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破害，早上10-11点，2人以上对付一个法轮功学员，11点以后就2人轮班洗脑。◇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1、发� HYPERLINK "mailto:电子邮件发表tdsc01@epochtimes.com" ��电子邮件 tuidang@epochtimes.com�；2、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方克勤是明初济宁知府，方孝儒之父。方克勤治理百姓，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不喜欢追求名誉。他曾经说：“官员追求严格治理百姓的名誉，一定要立下官威，官员要立下官威百姓一定会遭殃，我不忍心这样做。”他设立了几百所乡村学校，修葺了孔子庙，兴起了教化。他生活简朴，身上一件布袍十年不换。


当时战乱刚刚平定，朱元璋为了鼓励垦荒，规定田地开荒三年后才征税。但下面的奸吏往往不到三年就开始征收重税，借此中饱私囊。百姓因此认为皇帝政策不可信，不但不开荒了，由于不堪税负，还把新开垦的田地抛弃，让田地从新荒芜。方克勤就和百姓立约按时征税，并将田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九等，不同等级征收不同额度的税收。这样奸吏无法舞弊，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一年盛夏农忙时节，守将却督促民夫筑城。方克勤说：“百姓种地还来不及，怎么还能让百姓受困于挖土挑石的劳役呢？”就向中书省请求，使筑城工程得以停下来。当时济宁久旱无雨，方克勤罢除百姓劳役后当即大雨倾盆。济宁人歌颂方克勤说：“谁罢除了我们的劳役？是方知府出的力。谁救活了我们的庄稼？是方知府求的雨。方知府请不要离去，您是我们百姓的父母。”永嘉侯朱亮祖曾经率水师往赴北平，正值运河水枯，朱亮祖就征发五千民夫疏浚运河。方克勤爱民心切却不能阻止，只好哭着向苍天祈祷。忽然天降大雨，河水深达数尺，军船得以顺利通过，百姓称为神迹。方克勤为官三年，济宁户口增加几倍，百姓富饶丰足。朱元璋为此特地在朝廷赐宴表彰他的德行功绩。


如今大陆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大旱，灾民饱受苦难。可是在中共统治下大陆又上哪去找方克勤这样的爱民之官呢？曾经有一位清官，却被中共关进监狱残酷折磨。


大学毕业的姜国波，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副县级级别，年年考评都被评为优秀。修炼法轮功后，姜国波在承担全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姜国波在潍坊下属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民心，村干部和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 


就是这样一个廉洁奉公、关心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好官，却被中共解除职务，停发工资，失去工作，二次被非法关进潍坊昌乐劳教所迫害。二零零零年底在昌乐劳教所，在滴水成冰的严冬，七、八个人把姜国波扒光衣服，捆起手脚放进水缸里泡，把他的头按进水里灌；或几个人用水管子向他的嘴里、鼻孔里连续长时间喷水、灌水，使他无法呼吸，每次折磨都在半个小时以上。二零零五年在昌乐劳教所，昌乐劳教所所长徐立华指使恶人在饭中加入了破坏神经、阻碍大小便和其它不明药物毒害他，致使姜国波头晕得厉害，心跳异常。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在姜国波打工的公司院内，四个蒙着脸的便衣，采取流氓手段，用黑袋子套住姜国波的头，勒住姜国波的脖子，把姜国波抬上车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并严密封锁消息，不准亲人询问，拒绝亲人探视。在非法关押的前三个月里，潍坊公安局国保支队恶警，伙同昌乐看守所恶警，十几个人长时间连续轮番非法提审，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姜国波出现高血压症状。二零零九年四月，姜国波被迫绝食抗议，被昌乐看守所狱警野蛮灌食。狱警指使六、七个刑事犯，将姜国波手脚分别铐在死人床四个床腿上，使人呈“大字形”，动弹不得，床板上有抠好的窟窿，窟窿下放着便桶，使大小便顺着窟窿流到便桶里，插管灌食二十四小时不拔。惨无人道的野蛮灌食，令姜呕吐不止，最后吐血。二零零九年六月，姜国波已被迫害得不能进食。姜国波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尽折磨：上大镣、死人床、无休止提审、长期不让睡觉、谩骂侮辱、野蛮灌食、以及长时间背铐（十五天撤下一次），致使他头发灰白，极度消瘦，生命垂危，出现严重的肝病。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中共又不顾姜国波死活将清官姜国波枉判五年。


中共如此善恶颠倒、残害百姓，上天又怎么可能让气候风调雨顺呢？天灾实乃人祸所致，只有解体中共，使中华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才能下有爱民好 官、上有和风祥雨，百姓才能够乐享太平。


（本文所述史实来自《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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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长老再看神韵：更贴近我心深处


大韩民国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金


淳英于二月二十六日观看神韵后，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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